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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讲题——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范围很大，涉及的层次很多，接触的课题极为

繁杂，但这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课题，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戏，而是一个我认为既有现实性、

前瞻性，并且很严肃，也很紧迫的学术课题。 

我提出这个课题以及与此课题有关的一些相当片面的设想，已经有好几年了。最近五年，

我特别感受到这个课题有深刻的意蕴，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不仅学术界、知识界和文

化界应该重视这个课题，就是政治界、企业界和大众传播也应该予以关注。因为它联系到中

华民族（广义上 的中华民族）如何进行自我了解，如何认识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

挑战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 

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课题。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文化中国是什么意思？它

和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怎样去定义？在这个背景底下，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

后，我想谈一谈儒家传统为文化中国塑造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

望这个设想能够契合吴德耀教授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现的人格风范。 

文化中国这个课题，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讨论过。1987年，一批来自中国大陆、香

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创办一个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时发行的杂志。那

时，我们的共识，就是把这个杂志叫做《文化中国》。至于杂志的内容，不仅是讨论政治和

经济课题，也会讨论文化课题。另外，傅伟勋先生也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总之，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1990 年，我申请了一年假期，离开哈佛，到夏威夷东西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发展了

一个研究计划，就叫“文化中国”。之后，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又针对文化中国这个课题，

讨论过五次。每年到五四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讨论，对文化中国智识分子的问题，民

间社会的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问题，都探讨过。 

在康桥，也就是我所服务的地方，我们已经举行过好几次的讨论会。在温哥华，有一批

华裔的基督教徒要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中国文化，并出版了一本叫做《文化中国》的杂志，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期了。香港在三年前举行了一个有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

会，名称就是“文化中国”，论文已经在台北出版，很厚的一本论文。在哈佛，也举行过一

次“文化中国认同与传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大陆有十几名学者来参加。去年在杭州，也

开了一个由三个学术单位，即北京中国文华书院、杭州大学和上海的学术青年联办，集中讨

论文化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 

我所理解，我所提出来的文化中国，一共有三个意义世界。这个观点颇为引起人们的争

议。 

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主要是

由华人，多数华人组成的社会。但是，这些社会必须包括相当程度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除

了汉人以外，还有满蒙回藏，还有很大的壮族以及其他五十多种少数民族。加起来的话，有



好几千万人。 

华人社会内部发生的互动 

第二个意义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步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最突出的当然是马

来西亚，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八以上是华人，泰国大约百分之十，至于印尼或菲律宾，可能近

于百分之三。在美国、欧洲、非洲和欧洲，华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数加起来，也很客

观，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从经济的力量来看，第二个意义世界，乃至第一个意义世界

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互动，因此有所谓经济自然区的形成，比如说香港和华南地区，福建

和台湾。 

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也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

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

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

文、德文、韩文和其他语言来加以了解。 

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 

在香港，又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在大陆，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浙江大学，我提到了这个观点，有学生质疑说：“外国人既不懂中文，

又没有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生活，怎么有资格谈文化中国？” 

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假如一个 19 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对法国文化发生兴趣，

学习法文；到 29岁，法语讲得很纯熟；从 20 岁到 39 岁，可以用法文写一点报道法国文化

的东西；到 49 岁，开始成为法国文化的权威，逐渐可能变成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专

家之一。这一位中国年轻人，跟法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他对法国文化有没有发

言权？”他说：“当然有，因为他争取到了，他努力研究法国。” 

有一大批我这二十多年来所接触的美国年轻人，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有

个通例：你假如要研究中国文化，你就必须是美国高等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说，

只有成绩最高的学生，才会被接受研究中国文化。我在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的入学委员

会服务了很长的时间，知道要想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那一些候选人，都是美国学术界的精英

中的精英。最近，有六位数学能力和语文能力都是 800分（满分）的年轻人报名研究中国文

化，我们只录取了其中三位。另外三位也是满分的，我们没有录取，因为竞争太强了。 

而这些直接参与文化中国论说的美国年轻人，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奋斗，终于得到博士学

位的时候，常常是失业的。可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有所发展。有

一些因为在学术界找不到工作，转行投身银行界、企业界，变成大富豪的也不少。有些学者

说，到了银行界，发展竞争性很差，和汉学或中国研究根本不能比。他们说：“我们经过中

国学研究的挑战以后，这简直是小儿科。”所以，我坚持要这个第三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不是狭隘地域观念 

我认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完全语言

的观念。文化的观念太大了。文化和族群意识、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过主动自觉

的努力而争取到的。 

近百年来，中国经过了好几次的浩劫。从文化的立场上讲，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革文化的命。当时，大批中国人把中国文化摧残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你说因为我是中国，

我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摧残自己文化



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反过来说，想通过文化的努力来了解中国智慧的外国人，也相当的多，

比例上讲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少，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加。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重要性。 

儒学若一枝独秀是不健康的 

接下来，再谈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有很多人误会了我杜维明，认为我从事儒学

研究，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想独尊儒术。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儒学在中国

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因为命运太悲惨了，如果能够为它一陈词，让它有再生

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或幻想过要把儒学变成一枝独秀，即使是能够

一枝独秀，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的立场是文化多元，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从

这个角度看，文化中文的观点是非常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绝对不只是儒家传统，还有

道家、佛教等其他传统。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里头，有儒家的成分，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

成分，而是佛家的。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儒家，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

都而可以看得出来。 

文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资源，如法家的思想，甚至于阴阳五行的思想，墨家的思

想，这些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回教，现在中国有五千万回民，包括维吾尔族；基督教在文

化中国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出了很多第一流的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思想家。 

文化中国范畴远超儒家传统 

这一切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范畴远远要超出儒家传统，毫无疑问。 

但是，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的资源之一，值得发扬。而发扬儒家传统，不仅是从事儒家

研究的人，就是关切中国文化将来的命运的人，大家都应该有兴趣，这是我的理解。 

可是，另一方面，不论把文化中国的范畴扩展得多大，都不能涵盖儒家传统。也就是说，

儒家传统的范畴体系的涵盖面，又要比文化中国宽。为什么呢？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

也是朝鲜的，也是越南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欧美的。所以，不能说中国文化这个传统把儒家

传统完全包容在内。除非我们能说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支。但

我想，即使我们再傲慢、再狂妄，这句话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已经不仅在中华大地，同时也在日本、

朝鲜、越南及很多其它地方开花结果。其实，儒家传统常常在中华大地上受到很大的摧残，

但在韩国、日本有很大的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举一个很突出，对我来讲既兴奋又伤心的事情：我认识一位杰出

的日本学者，叫做岛田谦次，其实应该叫 Shimada Kenji。Kenji教授在 1974 年访问北大，

当时还是在文革的余韵，批林批孔的风气还很盛。Kenji 教授告诉我，他在北大发表论文时，

说过“儒家传统时东亚文明的体现”，另外还讲了一句更有刺激性的话：“假如贵国的学人对

这一传统弃之不顾，那么我们京都的朋友要加倍努力”。 

大陆的学者当时很赞成他的说法，但是不能够发言。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痛心的事情，

严格地说，在过去几十年，真正严肃的儒学研究，不是宣传，不是政治化，而是严肃的儒学

研究，是在日本的京都和韩国的汉城，其发展的情况，远远要比台北、北京以及其它中国文

化区来得有成绩，也深刻很多。因为它们的文化没有薄弱，吃了原子弹，但学术传统并没有

被糟蹋，而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命运却非常的曲折。 



在多元精神文明下茁长 

现在很多人在谈东亚文明的复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较多东亚文明

的兴起，先是日本，接着是所谓的四小龙，最近还包括社会主义东亚。日本和韩国学者把这

个区域叫做“儒教文化圈”，包括了工业东亚和社会主义东亚。如果轻松一点说，“儒教文化

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不管你从食物（稻米）、餐

具（筷子）或语言符号（汉字）来看，这个文化圈里，儒家的生命力很强，但它的生命力是

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长的。 

所以，在中国，一定要考虑到道教，要考虑到民间宗教，还要特别考虑到大乘佛教；在

日本，要考虑到大乘佛教，部分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鲜和韩国，要考虑到大

乘佛教，还有它们的巫教。可见，儒家传统在这几个社会，事实上都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

说，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 

另外，我想从儒家传统本身的发展及其命运，和文化中国现在的课题的角度，提出两个

观点。第一，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在现阶段说，是薄而不是厚；第二，文化中国的价值领

域，是少而不是多。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呢？是从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

态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西化，但却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一个特殊的西方文明。这个西化所体

现的精神，可以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和广义的科学主义。这个强势的思想在文化中国的

各个地方，影响力非常的大。 

在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的商业大潮，大家“下海”以后，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

主义、科学主义更加突出了。在台湾，虽然宣传中国文化，但它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宣传中

国文化，以前是为了替国民党造势。现在，台湾的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物质主义、现实主

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社会，工具理性的影响最大。这个力

量，突出了经济和政治，对于社会、文化，特别是人文学的方面，并不重视。这是很明显的。 

至于精神性，就是宗教学所说的精神性，它在文化中国的生命力非常薄弱。虽然有很多

人是教徒，可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大的方向，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

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其精神性很淡。很多人认为，目前在国际上，能够体现精神性的，是西

藏的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所体现的是佛教的精神性，正好是和文化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

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的。 

意识形态受科学主义影响 

最近在大陆，精神性的问题提得非常高，突出提出这方面问题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另

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国大陆学者，对精神性的问题也提得很起劲，但他们多半是接受了基督

教信仰。 

可是，作为文化中国主流的儒家传统所代表的精神性的问题，却提得不很明显。主要是

因为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阶段文化中国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的缘故。 

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影响了文化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最有势力的是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有影响力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特别是科学民主。不管是有势力

还是有影响力，都是西方思想，而后面根据的多半就是科学主义。 

1972 年，中国大陆第一次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但却拒绝签署国际

环保最基本原则，成为与会一百多国当中，唯一不签署基本原则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不签呢？



因为最基本原则当中，有这么一条：“不仅发展是有限制的，科学技术也是有限制的。”大陆

代表怎么也不肯签字，因为“科学万能！这条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思想。” 

这个思想影响非常大，落实在教育方面，突出了教育就是为了社会服务。它不仅是工具

理性，而且还是社会工程，很现实的塑造一个人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对于文化的传统，对

于个人人格的充分体现和完成，对于批判精神的发展，基本上不重视。重视的是从工具理性

来发挥个人能够服务社会，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和科学层面的功能，不是为了培养全部的人格

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和政治的价值更突出，多元的人文价值很难出现。人文学的价值，

即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价值，都在于人的自我反思，不仅是个人，而是群体人

的自我反思。这种学问，在文化中国不会受到很大的重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大陆某位

身居高位者，居然会问“花那么多工夫去搞考古干什么？”“那么多人去搞历史干什么？我

们现在搞四化，全部精力都应该放在建设上，你搞历史干什么？”等问题。当然，文学、哲

学、宗教更不用说了。 

文化中国缺乏人力资源 

正式因为这个原因，文化研究，宗教学以及所有其他能够令我们自我反思的资源。在文

化中国比较缺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理解到，五四以后，儒家传统之所以受到重视，

多半不是儒家的精神层面，而是它的现实性，它的入世，它的工具性。很多人说儒家李艾哦

不起，因为它不是宗教信仰，就只相信现在，不相信来世；相信生，不相信死；相信活的人，

不相信鬼，认为这个儒家健康，跟我们现在的科学理性完全合拍。对荀子特别推崇，因为荀

子很早就认为人定胜天。另外，所谓主观主义，如王阳明等人的思想，都被认为是比较片面

的主观主义。 

我们最近在康桥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出了一本报告，叫做《儒家世界的透视》，有政

治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各方面的专家聚集在美

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三天以上，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说儒家传统是一个多元文化。如果

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

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很多第一流的中国儒学家，基本上对日本、朝鲜、越南的

儒学是鄙视的，认为他们都是拿了我们的来模仿。可以说，中国儒学学者对日本、韩国的儒

学的认识并不多。 

需把儒家传统当成多元文化 

譬如说，我 1985 年在北大上了一门儒家哲学的课，开了一个名单，表示要谈李退溪的

儒学思想。有一位学者指出，“杜教授，你这个名单里有笔误，出了一个叫李退溪，这个人

大概不见经传，你最好把他去掉，不然恐怕会闹笑话。”可是，李退溪却是韩国著名的儒学

大师。后来，有一位中国学者告诉我，清朝编《四库全书提要》的时候，就有人们已经把李

退溪当作中国学者。毫无疑问，我们要把儒家传统当成多元文化。 

另外，儒家传统也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河长的很，你不能把它切断来理解。在世界上

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明，像巴比伦、埃及，甚至古希腊、罗马，现在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

到；另一些是有今无古的文明，像美国和前苏联；又有今有古的，不多，儒家传统就是有古

有今的思想长河，从曲阜的涓涓溪水，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部分，后来

变成潜流。到了宋明以后，逐渐逐渐地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最近一百年来，是进入低估了，



几乎要干涸了。现在又有一点点，我叫它“一阳来复”，可能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还可以

发展。所以，这是一条长河，它一方面波澜壮阔，另一方面非常曲折，所以其历史跨幅非常

大。 

再有呢？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儒学，可以得出很多完全不同的结论。以前研

究儒学的多半是哲学家，现在从宗教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甚至经济学、政治学、人类

学的角度研究儒家传统的学者非常多。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了解儒学，会得出很多不

同的结论。从哲学上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和一个政治学者认为儒学有很多政治化倾向的情

况，有很大的不同，争议很大。我们上次开会就已经发现到，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常常比

交叉文化的沟通还要困难。 

知识分子与母亲的教育 

儒家传统长期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社会各个阶层，有不同的接纳群。可是，在传统中国，

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把真正的儒家传统价值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而且传到世界各地？我们

认为，不是大儒，也不是很有哲学慧根的知识分子，而是靠母亲的教育。很多母亲，如岳飞

的母亲、欧阳修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就是其中的典范。这个传统，常常不是通过书写文字，

而是通过口语，通过身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则，而不是言教，言教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

完全靠讲。身教是真正使儒学具有生命力的力量，而身教传到社会各个阶层，常常是通过一

些没有办法运用文字的人士，通过口语，心知其意，能够耳提面命地把儒学价值教导下一代。

这个影响力最大，保留在民间的传统里面。 

我的经验告诉我，对儒家传统鄙视最厉害，最藐视儒家传统的是知识分子。在企业界，

在民间，在媒体，它的形象基本上比较好。 

儒家传统是属于中华民族心灵的积习。那些不经过反思，不经过考认，但却能用很精妙

的语言把儒家传统表达出来，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实际上才是儒学的见证者。而在学术界，

就变得非常复杂，绝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是我上面所说的科学

主义。要他们去理解儒学，特别是它的精神层面，有很大的困难。 

儒家伦理有那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从那么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有各种不同的层次。 

那么，到底它有没有核心价值？它有没有基本价值取向？我想是有的。当然，这只是我

个人的片面理解，但它是有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不管你属于哪一家哪一派，不管你是在中

国，在韩国，在日本，不管你属于上层，是下层，说儒家是做人的道理，基本上是教人如何

做人这个论点，我看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 

儒家的基本资源丰富 

荀子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认为所有东西都有“气”，但只有树木花草才有“生”，只有

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义”。“义”就是人内在的道德自觉。这个荀子的看法，孟子

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天地万物之中，以人为

贵的看法。贵的意思就是说，它聚集了很多价值，指的是一个人出世的时候，就具备了很多

的价值。人就是价值的源头，不是一个生物群类。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资源。 

儒家不是从简单的、规约的方式来说人是一个理性动物，或人是一个政治动物，或人是

一个工具动物，或人是一个语言动物。儒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作简单的比喻，而是把人当成

一个多元多样性的存在，来加以掌握。 

人，基本上是一个感性的动物，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因此才讲仁爱的仁，是一种不忍



之情，是一种同情，是一个感性。人也是一个社会动物，而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人的生物

性，使他的行走能力，他的自我生存能力，都比其他的动物要差，但如果组织社会，人就会

有很大的威力。人也是一个政治动物，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相近。同时，人是一个历史动物，

也就是说人有记忆，而且有集体记忆。人也是一种有终极关怀，向往永恒的动物。 

人有终极关怀的倾向 

我认为，在儒家传统还没有出现以前，或孔子时代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些价值，就是为

儒家传统创造条件的价值，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像《五经》吧，《诗经》就突

出人是感性动物，《书经》就突出人是政治动物，《礼记》就突出人是社会动物，《春秋》突

出人是历史动物，《易经》就突出人是有终极关怀的倾向。 

可见，儒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人的理解就比较全面，而不是规约主义的方式。至少有

四个项目已经掌握住，就是个人、群体、自然、天道。所以我说儒家传统是涵盖性的人文主

义，而不是排斥性的人文主义。排斥性的人文主义正好是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科学主

义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在西方叫做凡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它

是突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跟自然是抗衡的，人和人之间是斗争的，人和天是决裂的。这是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一套适者生存，优胜略汰的思想，正是科学主义最有代表性

的思想，竞争性很强，却不注重和谐。它和儒家传统的人文思想强调人要与自然和谐，跟天

道默契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跟社会要和谐，有很大的不同。 

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儒学的自我定义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古之学者为

己，今之学者为人”。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到底儒家是为己，还是为

人？”答案是“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嘛。”但这并不符合儒家原则，儒家学术是为己，

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社会，不是要成为社会的工具。因为，它的目的，不

是工具。儒家是为己之学，但是，己并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从这一方面讲，后来宋明理学家也说了，儒学是身心之学，讲身和讲心；是性命之学，

讲人性和讲天命；是圣人之学，讲怎么样学圣人。我这里提到圣人，大家可能想到道貌岸然。

其实不是，照儒家的理解，圣人是最纯粹、最真实、最完全的人。我们努力使自己变成更全

面、更真纯、更完整的人，就是学圣人。但是，这是在永恒发展的过程中，体现我们自己的

内在价值，不可企及的。 

孔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他七十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应该做的和所做的完

全合在一起的境界。很多后来的儒家学者问这个问题：“假如孔子和释迦牟尼一样活到八十

岁，在七十二岁到八十岁这八年里，他既然已经达到最高峰，是不是可以轻松愉快，不必再

努力？”儒家学者基本上认为不可能，这位老先生还要继续奋斗下去，而且越向前奋斗越艰

苦。所以，孙奇逢（17世纪的思想家）才说：“到了 90岁时，我才知道自己在 80岁的时候，

是多么的幼稚。”罗近溪也讲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仲尼（孔子）临死的时候，未免要叹一

口气。”意思就是说，他总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发展。 

由于这个原因，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于不断完善自己。譬如孟子提出的“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开始时大家都觉得不错，认为他很和蔼，就叫“善”，是个好人。接

着，要看他有没有内容，也就是有没有内在的资源，如果有内容，就是有诸己的话，才是“信”，



这个人才信得过，不仅是好而已。假如他的内容很丰富，而不是一点点，那么这个人才叫“美”，

就是能够充实。如果不仅充实，而且有光辉的话，这个人才叫“大”。不仅有光辉，而且能

够转化自己，转化其他的人，这个人才是“圣”。而这个转化又出现一些一般人所不理解的

力量，才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儒家传统接受自我限制 

儒家很相信命，相信分，承认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说，人有很多方面

是不能选择的。譬如，我的性别，我出身的地方，我的父母，我在小时候受教育的机缘，我

的族群意识等各各方面，都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没有选择的可能。在一般宗教哲学里面，就

是要突破这些不能选择的东西，要看破，要跳出。佛教在这方面提出最激烈、最彻底的方案

——出家，破除你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你才能够不会受到我执。但是，儒家传统认为限制的

本身不是问题，本来每个人都是被限制的。怎么样把使你成为一个具体人的那些表面上看来

有限制的那些条件，转化成自我完成的资源，就是每个人的修炼。因此，虽然我们是限制的，

但我们又有充分的自由，这个充分的自由，就是在我们限制内部可以掌握到的自由。 

不管我的智慧多低劣，我的环境多恶劣，我能够发展的余地有多少，不管如何，我的发

展，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在最糟的情况下做的每一分，都由很深刻的价值。 

引言： 

哈佛大学中国哲学及历史教授杜维明在今天所刊载的第二部分演讲中，强调儒家传统是

跨越时代的，像一条长河，是不能切断来理解的，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来领会。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说儒家传统是一个多元文化，儒家

传统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

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常常认为儒家是福禄寿喜，认为做官要做得很大，赚钱要赚的很多，名誉也很好，

子孙满堂是儒家的价值。是，儒家是希望这样，能够这样就不错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在孔子弟子里，最突出的人格形象，被认为是孔子最珍贵的弟子是颜回，而严格的说，颜回

是一无所有的。寿，他死得很早，没有；福，什么福也没享，喝水吃饭都有问题；禄，虽然

有王佐之才，却没当上什么官，一切都没有。我们一般所要的凡俗价值，颜回一无所有。可

是，为什么孔子说颜回是他最好的弟子。只因为两个字——好学，在孔子看来，好学是非常

严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只有两个人，他用过好学来形容，一个是颜回，一个是他自

己。“在这个地方，要找又忠又信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个比我更好学的人，难找。”（原文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传统是有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有强烈的精神信仰不

是一个凡俗的社会伦理，但是很多社会伦理和它的核心的精神价值，已经配合起来。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到底儒家对死、对鬼神有什么看法？很多学者用孔子很有名

的两段话“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认为孔子注重生，不注重死；注重

人，不注重鬼。但我想，我们要仔细看这两句话。有些现象，跟儒家传统是有紧密联系的。

从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对于祖先的敬重，对祖先要孝。孝是什

么呢？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要充分理解生与死 

父母在生的时候，你要对待他们以礼，不只是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已。然后，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假如你对死后完全不照顾，不理解，那怎么祭？祭，在儒家传统里是很严肃的。

所以，可以这样受，就是你想要了解死，但你不了解生，这是劣等，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你

不懂，你就要做乘法，要做除法，不行。可是，你如果真正了解生，是不是能够不了解死？

在我看来，“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生，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死。但

是，你要充分理解生，你对死一定要有所了解。 

你说“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是，你真正要事人，对鬼要敬重，对神也要敬重（儒

家是敬天），甚至在《中庸》里面叫“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所以，在孔子的时代，甚

至孟子的时代，对于天地万物的那些有灵性的东西，是一种虔敬感。 

“敬鬼神而远之”，不是一个政治决定，我们现在总是认为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决定，人

家那些迷信的人，让他们去敬，敬了之后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守法。这是从现

代的政治运用角度来看这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随便和那些有灵

性的东西打交道，不要用工具理性来控制他们。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如

果你的心境平静，如果你很虔诚的话，他们会帮你的忙。 

在我看起来，孔子了解的世界，是和神的世界、鬼的世界，跟以前的祖宗的世界，跟将

来的世界连起来的精神世界；不是平面的、完全干枯无味的、完全入世的物质世界。 

在社会伦理方面，儒家传统很明显地突出两个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就是“几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个原则下，孔子也讲了五大原则，第一个

就是仁，就是“不忍”，是“人溺己溺”，是“恻隐”，是同情，也就是说爱要跟他具体的人

生经验配合起来。 

第二个价值是“义”，我在小时候，常常听说儒家在义上是主张“以德报怨”，宽大为怀，

因此蒋介石对日本是以德报怨，这不符合儒家伦理。孔子在世时，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

如？”，他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人家对你不好，

你对他好，那么，你又要怎样对待那些对你好的人呢？所以说，要以公义抱怨，要以德报德，

这才是儒家传统。以德报怨，可能是更高的原则，但儒家认为，更高的原则一定要很具体，

即在能够办得到的范围内。如果做不到，就要很平实的一步一步走。 

第三个价值是“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很多人总是把儒家的礼，误解成“吃

人的礼教”的礼。不是，儒家的礼，以今天的话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文明相处。 

第四个价值是“智”，在儒家传统礼，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智，也是道德理性上的智。对

任何事物要处理的很平实，智要通过礼来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

性、目的理性。 

第五个价值是“信”，就是信任和信用。儒家最主要的五个德目是“仁义礼智信”。我们

可以看出来，它对人格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人

类全体。而这个同心圆的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伦理学的价值，它同时也更深入。我说一个

是“广”，一个是“深”。深的意思是说，儒家除了注重你的身体，使你身体健康，心智得以

发展以外，也注重你的灵魂的纯净、精神的超越。所以，身、心、灵、神对儒家传统都非常

重要。一方面是净化自己，另一方面是扩展社会功能。 

我们谈到了文化中国，谈到了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谈到儒家传统的多样性，乃

至儒家传统的精神性。那么，在文化中国的建设上，儒家传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

可以做多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认为，儒家传统面向未来，可以为文化中国的智识分子提供一个自我理解，认识全球

社群，乃至面向 21 世纪的一些资源。我用智识分子这个名字，有一个特别的内涵，即不是

指“知识”层面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指“智慧”层面上的智识分子，也就是一批比较关切社

会，关切政治，关切中华民族的前途，关切人类和平，不仅是他自己的职业，他自己所面临

的身家性命的课题，而是关切更广大的世界。而知识分子呢？他通常是很严格的学术研究者，

他不愿意做智识分子，只花时间在象牙塔里做学术研究，他不把他的研究跟人家分享，他对

知识界、文化界其他的问题不关心。 

智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所以说，在学术界里智识分子不一定很多。如果是在企业界的人，全部的力量用在发展

他自己的企业，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对社会、文化问题不怎么关心，那他也不是智识分子。 

在政治界方面，他纯粹是一个政客，为了发展他自己的权力，发展他自己的势力，也没

有这些关切，即使再政治上，他有直接和人民沟通，他也不是智识分子。在媒体，我把工作

纯粹当成我的职业，有什么报道就报道，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没有其他的关切，

他也不一定是智识分子。 

但是，再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以及媒体，都有智识分子。如果更严格的说，在军界，

在任何领域，都有智识分子。所谓智识分子，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职业不仅做出了一些成绩，

而且有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在学术界，就是怎样把学术界里象牙塔内的

学术成果，传递给知识界，再由知识界传递给文化界。再政治界，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

所谓大丈夫，是“居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值大道”，这些人就是有正位，有

广居，有大道的人，就是“崇道不崇君”，这是儒家的道理。在《孟子》里面讲到子夏跟一

个君王吵架，君王对他很不礼貌，子夏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三种尊贵的东西，一个是德，

一个是齿，一个是爵（权力）。 

在政治方面，爵最高；在乡党，是齿，也就是年龄，最高；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是德。子

夏说：“我年纪比你大，我的齿比你高，我的德也比你高，你只是有爵。你有一，我有二，

你不听我的，反而要我听你的，哪有这种便宜事，太荒谬了。”这些例子非常多。这些有政

治人物，有政治影响，其资源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他们自己的独立人格，来自一种文化历史

的使命，来自一种对所有人民的关怀，甚至于来自天道，他认为他是替天行道，而不仅是为

了他自己，所以他有很大很壮的气。这是在政治界的智识分子。 

何谓“儒商” 

在企业界，你如果不牟利，你就不必去做生意了。所谓“义”和“利”，在企业界里面

是可以配合的，所谓可以配合的话，就是“大利之义”，不是自己的小利而已，不是纯粹的

工具理性，不是纯粹的功利。最近我在哥本哈根开了一个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是联合国的客

人，参加者当中很多是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一个是企业界组织，就是企业界对人类社会的道

德责任，很多重要的企业家都参加了。中国大陆来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后来我跟他们座谈。

谈了没多久，他们说：“杜教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儒商。”我一听就说：“儒商？我知道

传统上有很多儒商，今天也有儒商吗？”他们说：“有儒商，我们都是儒商。” 

后来，我发现在 1992 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世界华裔大会，就是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

来了代表 800多人，代表 72 个地区，34个国家。当时提了两个课题，第一个就是企业界怎

样互通，怎样会合；另一个课题，就是企业界的文化认同，当时有很多从泰国、香港来的一

些企业家，也和我进行沟通，也谈了这个儒商的问题，到底儒商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认为，



儒商就是我定义下企业界的智识分子，就是企业界关切文化、关切社会，而且要通过他的资

源，除了自己的利益，他的集团的利益以外，要对更广大的社群的福祉做出贡献的那些人。 

媒体，毫无疑问，在一个信息世界，在一个沟通理性非常强大的，在大家要创造一种公

众空间的时候，媒体的力量特别大。媒体是不是可以扮演一种智识分子的角色呢？绝对可以，

而且可以有很突出的表现，正是可以进行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在美国讨论得非常激烈的，

叫做 Public Press，就是不是一个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媒体，而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

这个公众利益的媒体，除了有它自己的利益集团以外，也可以为全民的利益与福祉进行它的

导引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了解的儒家传统，特别是它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中国

的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媒体能够培养一批我定义下的智识分子，人数不一定很多，但

他们的转化能力非常大。而且我们所有在座的，不管你是学生，是在学术界服务，是在企业

界服务，在媒体服务，在政治界乃至其他各界服务，作为一个在这个意义下的智识分子，不

仅是可能，而且必要。在某方面讲起来，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责任。 

看自己的实际环境能力，能够发挥一分力量，能否发挥两分力量、能够发挥三分力量，

你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我记得王阳明有这样一段话，用金子来比喻人格的完成。金子是有

两个数，就是金子多和少，有一万斤，有一斤，或者一两，一万两，这是从量来看。另外还

有值，值就是成分，是 24K 的，还是不纯的金。他说，真正儒家的道理是讲纯，不是讲量。

所以，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是讲一个人的限制很多，譬如我

的限制使我只能是一分，我就在这一分里面努力，使它变成纯金。在这个立场方面，就是体

现了儒家的真正价值。如果我是三两，你是八两，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量，真正考验你的人

格价值的是你的值。 

有些人有很好的命运，他浪费了。有些人很悲惨，就像颜回一样，我们这边要找到像颜

回那样悲惨的人，几乎没有。新加坡不可能，看样子绝大多数，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中产阶

级。就是每一天，只能够喝水，连饭都吃不着这样的情况。颜回这样的人，他居然能够体现

出儒家最高的价值。这对我们讲，是可以引发一些新的思潮。所以，我希望儒家的伦理能够

为文化中国的智识分子，提供一个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这样能够为中华民族，广义的中

华民族的自我了解，认识全球的社会，乃至面向未来，能够创造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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